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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泰瓦的變質魔法來說，宅邸裏的地板或牆壁的材質就與攻擊他們的那隻怪物的血肉是相同的

東西。一想到他們正在某個活生生且充滿敵意的東西的身體裏移動穿梭著，就讓人感到不安。儘

管如此，當泰瓦將他們包裹在宅邸的主體之內時，他們就能夠進出房間，以及穿過大廳而不會受

到任何的攻擊。每當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開始感覺到有不熟悉的情緒在他們的腦海深處開始

拉扯著時，他就會放棄偽裝，這也讓他們避免受到了影響。 
 
琦夢不得不認同他為他們施加和移除庇護的技巧，在隔開安全和失去自我之間的細線上遊走著。

在其中的一個停頓期間，她問他是怎麼知道該要怎樣才能做到時，看著他的表情變得痛苦。 
 
「在攻擊新非瑞克西亞的期間，我看到過我許多的盟友永遠迷失了自己，」他聲音空洞地說道。「而

當我回到了家鄉，回到我美麗的凱德海姆時，我看到同樣的命運降臨在太多的人身上。我看到世

界樹被燒毀。我所尊敬、崇拜的寰宇盤蛇寇瑪，也被捲入了殘酷的轉化之中。我能感覺到它蔓延

了開來，跨越過兩個世界，從此我知道我自己的變質魔力在這個過程之中是什麼感受。我僅僅只

是等到感覺像是世界快要終結了，在它真的到來之前，我便放開魔力。」 
 
「我很抱歉，」琦夢說道。「我不是有意的——」 
 
「但是，我們仍應該要繼續前進。」他再次轉換成高興的情緒說道。他將一隻手碰在牆面上，另一

隻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房子的肉體再次在他們身上流動著，身上的悲傷和失落感突然遠離而去，

都被隱藏到了噩夢的面紗之後。 
 
他們開始再次前進，穿過各種不同的房間和掛滿了肖像的畫廊，還經過了另一個圖書館，但是這

個圖書館的書架卻是空空如也，地板上散落著的碎紙片就像沾滿血跡的五彩紙屑。琦夢仍然眼帶

渴望的看著它們，似乎是想要停下來，從他們所遺留下來的屍體之中重新拼湊出存在於這個死亡

之地的屠殺故事。 
 
泰瓦將他們的庇護移除後，又再次快速的施加上，為他們爭取到更多的時間，然後他們持續的前

進著，直到進入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房間—— 
 
它又大又舒適，還有幾張小型沙發以及一張大型且擺滿了軟墊的椅子，家具的風格顯然是為了要

模糊兩者之間的差距而精心選擇的。沿著牆邊排列著數個書架，上面擺滿了各種書籍和小玩意，

奶油色的牆上掛著令人心情愉悅的圖畫。沒有散發出任何奇怪的氣味或不合理的陰影，也沒有血

跡或夢魘。整體的感覺就是……令人感到愉快，是那種會讓他們兩個都非常願意在此打一個下午

瞌睡的地方。 
 
陽光穿透過兩扇緊閉的窗戶縫中照射進來，沐浴在一個坐在一張大沙發上的少女身上，她的膝上

放著一本打開了的日記。她在上面寫了一行字，然後停了下來，把筆尖夾在嘴唇之間，若有所思

地看著窗外下面看起來安靜的街道。她把一杯裏面滿是冰塊，還有看來或許是茶的琥珀色液體的



杯子放在旁邊的矮桌上，她看起來十分的平靜，跟之前遇到的所有一切都格格不入。這個房間不

屬於這種地方，它與周圍的房間所形成的強烈對立，讓人感覺這是根本不應該存在的。 
 
琦夢倒吸了一口氣，驚訝地抓住了泰瓦的手臂。他轉過頭看向那少女，微微皺起了眉。 
 
「我認得她，」琦夢低聲說道。「我們剛進來到這裡的時候，我在第一間客廳裏找到的照片裏面就有

她！但是那張照片非常得老舊了……而她卻是比我還年輕。怎麼……」她摸索著拿到了探測器，

並將它舉起在面前掃描著，就像她正在掃描著這個區域一樣。「這裡沒有處於發動中的時間魔法，

她怎麼可能會是比我還要年輕？」 
 
「也許她是一個鬼魂？」泰瓦建議著。「又或者是某種精靈？她似乎並沒有意識到我們的存在，即

便是包裹在這棟宅邸的庇護之中，我應該也是很難被忽視掉的。」 
 
琦夢不可置信地看著他。「你要在這個時候吹噓自己是有多性感的嗎？在現在這時候？」 
 
「我只是在陳述事實而已——快看，她就要走了。」 
 
那個女孩仍然沒有注意到他們，她站了起來，帶著飲料和日記離開了房間。接下來所發生的轉變

是迅速且可佈的。外面的晴天立刻變得烏雲密布，吞沒了陽光，牆面上的壁紙開始剝落，當窗簾

滑動並遮蓋掉現在已經變黑的窗戶時，血跡也開始在地板上冒了出來，標示出她所留下的腳印。 
 
「這看起來並不好。」泰瓦說道。 
 
「不，不是的，」琦夢說道。「快點。」她追隨女孩之後而去，這次換成是泰瓦被迫跟了上去。 
 
他們在隔壁的房間裏追上了她，那是一個小溫室，在她周圍的植物開始變得生機勃勃，死去的植

物變回綠色，筆直地站著，雄心無比的藤蔓鬆開了對牆壁和家具的掌控，並退回到花盆裏。琦夢

敏銳地觀察著眼前的這一切。 
 
「我想我明白了，」她慢慢地說著。「無論她是什麼，她都能夠排斥這棟宅邸，並且宅邸無法碰觸到

她。我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她看不到我們的原因。如果宅邸不能在這個房

間裏攻擊她，我們在這裡就應該也會是安全的，把庇護移除吧。」 
 
泰瓦點點頭並移除了魔法，兩人恢復成正常的肉體，琦夢在清了清喉嚨後。「你好？」她開口喊

道。 
 
那女孩轉過身來，似乎是第一次見到他們一般。面對眼前一個穿著陌生衣服、手上拿著一個四四

方方的掃描器的陌生女人，還有一個赤裸著上身、且赤著腳的妖精，她做了在這個情況下唯一合

理的事——她放手扔掉飲料並尖叫了起來。 
 
「哦，不！」琦夢喊道。「我們不是來傷害你的！我們只是想和你談一談。」 
 
「妳們在我家裏要做什麼？」女孩質問道。 
 



「我們迷路了，正試圖逃避過幾乎必死無疑的命運，並同時尋找著我們的朋友。他們與我們被一堵

帶著惡意所出現的牆壁給分隔開了。」泰瓦說道。 
 
那女孩看起來更加的困惑了。 
 
「我很抱歉，」琦夢說道。「我們正在追踪著一種無法解釋的現象，那個最後把我們帶來到了這裡。

我是琦夢。你是……？」 
 
「瑪麗娜，」女孩說道。「瑪麗娜·樊卓爾。除非你來這裡是要殺死我的，是的話那我就要跑到外面去

尖叫著喊守衛了。」 
 

 
 
「一個很可愛的名字，」泰瓦說道。「姓氏和名字兩個都是。我是泰瓦·科爾，斯肯法的王子。我們並

不是來這裡要殺你的。我們可以談一談嗎？」 
 
「我……好的，」瑪麗娜說道。「你們是怎麼進來的？」 
 
「穿過一扇門，」琦夢說道。「我們需要知道在這棟宅邸裏發生了什麼事。」 
 
「你這是什麼意思，這棟房子裏發生了什麼事情？」瑪麗娜皺起眉頭，顯然感到很困惑。「這就只是

一棟房子，就和從前以來一直那樣的一樣。你們沒問題吧？」 
 
「這棟宅邸裏一直總有怪物從牆中跳出來並試圖要吃人嗎？」琦夢面露驚恐地問道。 
 
瑪麗娜盯著她。「什麼？才不！」 
 



「我在圖書館裏找到一本關於這個地方的歷史書，裏面也沒有提到任何的怪物，」琦夢說道。「所以

，顯然這裡發生過一些事情。」 
 
「哦，你是說『建築會計』嗎？那是由上一位住在這裡的人開始記錄的。她有點古怪，從各方面來說

——她覺得應該像對待一個生物一樣尊重對待每一棟房子。她住在這裡生活了很多年，最後也死

在了這裡。當我們買下這棟房子時，房仲也有要求我們需要更新一下——這也是買賣的條款之一

，要讓登記簿和我們入住的時間情況同步。爸媽覺得這樣作很傻，但我覺得這樣還是蠻貼心的。

世界上的所有一切都應該因其在世上的位置而受到尊重。」 
 
「就是這本書。」琦夢說道。 
 

 
 
「就是那本在頁邊空白處標註了學術上令人感到不快的魔法的那本書嗎？」泰瓦問道。 
 
瑪麗娜臉紅了。「我只是在做筆記而已。」她說道。 
 
琦夢皺起了眉頭。「那是你寫的嗎？瑪麗娜，那種魔法是——呃，很危險的。如果你使用了那樣或

類似的東西，將會有人們受到很嚴重的傷害，甚至可能會更糟。你有使用過那樣的東西嗎？這就

是在這棟宅邸裏所發生的事情嗎？ 」 
 
瑪麗娜的反應就像是對著一個相對小得多的孩子告知了她很頑皮的情況——她用雙手摀住了耳

朵，緊緊閉上眼睛，高喊著。「你們不是真的，你們不在這裏，你們不是真的，你們不在這裏。」 
 
雖然她腳下的方形地板仍然保持著不變，但是房間裏的其餘部分卻開始扭曲著變形，牆壁破出洞

來，從中爬出身上化著膿、夢魘般的野獸，它們細長、有著多關節的四肢伸向泰瓦和琦夢。琦夢猛



地朝著瑪麗娜邁出一步，伸手要去抓住那女孩，卻被抓住她襯衫後背的泰瓦給阻止了，他拉住了

她就跑。 
 
他們再次朝著房子的深處前進，而這次有野獸們在後面追趕著。一直到他們設法繞過一個角落，

把自己緊貼在牆壁上，並再次發動了泰瓦的魔法，讓宅邸的血肉爬上他們的身體。他們氣喘吁吁

地掙脫束縛，探回頭向大廳裏望去，看著由房子所生產出來的夢魘怪物猛烈地呼嘯而過。 
 
「房子在保護著她。」泰瓦說道。 
 
「看起來是的。」琦夢說道。「她與這裡所發生的一切都有關聯，我確定這與她有關。而且我們有了

證據。」 
 
泰瓦皺起了眉頭。「證據？」 
 
琦夢舉起了她在被拖出溫室之前，抓住的那本破爛小書。 
 
「我拿到了她的日記。」她說道。 
 

 
「在正常的情況下，我會認為這是對個人隱私的重大侵犯，」琦夢說著。他們在進入到第三個房間

內才找到一張完好無損的桌子，也終於可以停下來確認一下她的發現。「我看過一次如莎的日記，

她在裏面寫了一小段關於人是多麼容易被點燃燒傷的獨白。我甚至到最後都不確定她是不是只

想要嚇唬我而已。她主要只是在安慰自己，火能夠讓她保持冷靜。無論如何，日記應該是要被絕對

保密的，不要偷看，永遠都不要，但我認為我們眼下的情況有點特殊。」 
 
「看來你是在設法說服自己要這麼做。」泰瓦說道。 
 
「你們在凱德海姆有寫日記的習慣嗎？」 
 
「在我們的習俗之中，如果一件事不應該被重複的話，那麼它就不應該被寫下或紀錄下來，」他說

道。「故事和傳記是用來分享的，而秘密是要吞嚥掉的，以避免被別人看到。」 
 
「喔，好吧，她有寫日記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好事，因為我們必需要知道情況。」琦夢說著，然後把這

本小書打開到開始第一頁。 
 
瑪麗娜的字跡秀麗，且相當清晰。琦夢開始讀出小書中的內容。 
 

我並不想搬家，但我的想法什麼的並不重要，因為我們已經正在搬家了。這樣「對爸爸的工作

會更好」，而且我將會去上「一所很棒的新學校」，他們確信我會在那裡交到「很多很棒的新朋

友」。 
 
是的。因為我們在老社區裏待了十六年，周遭鄰居只有其他一些怪人的環境下，這絕對幫我做

好了在新學校裏成為社交蝴蝶的準備。我感覺比較像是隻社交飛蛾，躲在陰影裏，不被注意到



，並且希望在我找到一個可以自焚的燈籠之前不會被打扁。不過他們也不會注意到，就像他們

極力試圖假裝我並不在這裡一樣….. 
 
「這樣類似的內容持續了好幾頁，」琦夢邊說著，邊翻到下幾頁。「我認為瑪麗娜是真心的感到孤獨

，而且有點害怕這次的搬家，所以她假裝成完全不在乎。但是等等，在這裡……」 
 
她又開始讀出書中的內容。 
 

我在我們剛剛搬進來時，就感受到在地下室裏的這個存在，我又再次感受到它了，所以這次我

下去看看我能否找到任何東西。而這次，它開口跟我說話了！他的名字叫瓦伽沃（Valgavoth）
——他被在我們之前的一位屋主人給召喚到這裡並被束縛著。他們以為他會像是其他被人們

召喚來做簡單任務的小型服務精靈一樣，但是在當他們意識到他是有多麼巨大，多麼強大時，

他們驚慌失措地逃跑走了，但是他們並沒有釋放他。他一直在這裡，只有一個人。他說他可以

給我一份書籍清單，可以幫助我弄清楚如何才能釋放他…… 
 
「我認為就是在這時候她開始了進行學術上有問題的研究，」琦夢說道。「這裏面有一些是非常深

奧的東西，有關於惡魔學、死靈術和靈魂束縛方面的東西，把所有這些加起來就是個壞消息。雖

然這個瓦伽沃被困住了，但是宅邸卻仍是如此活躍的話，他一定還在這裡的某處。」 
 
「就連現在也是嗎？」泰瓦問道，看起來對此很是著迷的樣子。「繼續讀下去，詩人，告訴我這個故

事。」 
 
「你真的很奇怪。」琦夢說道。 
 

我讀完了那些書，我想我是可以放他出來的，但是我……我並不是真的想再這麼做了。學校仍

然很糟糕，又或許只是我說的太刻薄了，但是自從我們搬到這裡來以來，瓦伽沃是我唯一認識

到的真正的朋友，我並不想失去他。而且，他已經被關住了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了，他也對此

感到非常的憤怒，儘管在我們談話時他試圖假裝自己對此並不在乎。我想如果我放他出去的

話，他可能會在離去之前傷害了很多人。我不想要很多人受到傷害。 
 
「所以，瑪麗娜在某個時間點之前的本質上還是一個好人，即使她做出了很糟糕的學術決定。」琦

夢說道。 
 
「似乎是的。」 
 
「一定是發生了什麼改變，」琦夢說道。她揉了揉她的後腦勺。「我的思緒開始在發癢了。讓我們做

回我們自己就幾秒鐘吧？」 
 
泰瓦點了點頭，移除掉魔法庇護。房子壓倒性的壓迫感又湧壓了上來，在過了一會兒之後，琦夢

說道—— 
 
「好了，再把庇護放回來吧。我不想在房子能看到我們的時候繼續讀下去。」 
 



今天是有此以來最糟糕的一天，一些和我一起上死亡生物學的女孩決定下課後把我逼在牆角

裏，她們—— 
 
那些她們——叫著我的名字——把我——推撞到牆上。 
 

「有一大堆這種的都被潦草地塗劃掉了，」琦夢說道。「但那些剩下來的看起來很糟糕，而且紙上還

有淚痕。我認為她們對她造成的傷害足以讓她哭泣了。」 
 

瓦伽沃說他可以讓她們為自己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他可以讓她們受苦。我已經不在乎了，我

不能繼續這樣生活下去了。 
 
明天放學後我會邀請她們過來家裏的。 

 
琦夢幾乎是閉住呼吸地翻到下一條紀錄—— 
 

我幹了什麼？ 
 
他帶走了她們，無數的手從牆面裏伸了出來，抓住她們，她們不停的尖叫著，慘叫著發生變化

，就像他是在她們的皮膚之下移動著一樣。然後她們停止尖叫安靜了下來，他把她們拉到牆裏

面去了，她們就這麼憑空消失了，什麼都沒有留下。 
 

是我害的。他是被困住的，無論他是多麼的生氣，無論他多麼的想要傷害別人，如果沒有我的

幫助他就什麼都沒法做到。是我對她們做了這件事，是我讓這件事發生。 
 
我無法睡著，房子一直在發出吱吱作響的聲音，牆壁也彷彿在搏動著，就像她們在試著要呼吸

一般。我一直認為我彷彿有聽到她們在裏面移動著，被困在房子裏面，試圖著要逃跑。 
 
這都是我害的。 

 
琦夢抬起頭來。「哦，不好了。」 
 
她翻到下一條紀錄—— 
 

在我們兩邊的房子都消失不見了，而我們的房子現在又變得更大了。我認為瓦伽沃就是這棟

房子，他在經過了這麼長時間之後不知道是如何辦到的。他既憤怒又飢餓，而是我給予了他權

力可以開始吃掉他周圍的世界。我不能讓事情繼續這樣子下去，我必須要和他談一談。我必須

找個辦法拯救我自己，並拯救我的父母。或許我無法拯救世界，但我也沒必要完全成為了一個

怪物，是吧？現在還不算太晚。 
 
琦夢合上日記，在直盯著牆壁看時順手把它放在一邊。「她正在研究著的那些儀式……憑藉四個

人的生命力量，瓦伽沃就可以成倍地擴大他的影響力。只要將更多的人困在自己體內，然後就可

以一次又一次地重複這樣做，直到外面什麼都沒有留下為止。」 
 
「你是什麼意思？」 



 
「我認為除了這棟房子以外，已經沒有任何其他這個時空的存在剩下了。」琦夢轉身看著泰瓦，她

那張恐怖屋面具下的臉龐顯得很奇怪，睜大的眼睛充滿了恐懼。「我認為在現在這個時間點上，從

數學的層面上來說，瓦伽沃就是全部的一切。」 
 

 
從那個他們遇到跳著舞的柳條人的室外「房間」，它相連到更多相同的「房間」，之中有著森林、荊

棘叢和荒涼的大小山坡。哪失帶領著他們越走越深入，穿越過各種不應該出現在這種環境裏的場

景。飄萍總覺得她聽到遠處傳來河流流淌的聲音，河水沖散在石頭上。儘管這聲音根本不可能發

生在這種地方，她還是想要順著它找到那個源頭，她就是想要知道。 
 
每次當他們開始感覺到自己已經成功了離開這棟房子的時候，就會瞥見露出的牆壁或半隱藏住

的窗戶反射出的閃爍光芒。無論這些環境感覺起來是多麼自然，它們都是被完全封閉住的。尼科

看到一座佈滿骨頭但周圍仍環繞著樹木的土丘，感到一陣不寒而栗，跟凱德海姆的石塚十分相像

，但和塞洛斯的墳墓相差極多。些許的差異並不重要，只要認得相似之處，一眼看到便能知道那

就是墓地。 
 
一行人繼續前行，依然是哪失在前面帶路，溫特會在有人看向他時會鼓勵性地點點頭，表明他們

仍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森林逐漸變成了灌木叢，再變成了荊棘，直到他們出現在一片寬闊的草地

上，草地廣大到令人難以相信這仍然是在房子裏。連綿起伏的山丘上散佈著不少的小屋，一些小

屋的煙囪裏冒出著濃煙，在蒼白的空氣中留下一道灰色的條紋。就在他們這段旅途之中的某個時

刻，光明又重新出現了，一開始很緩慢，然後逐漸變的明亮起來，直到他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圍在

他們周遭的每一吋可怕的風景。 
 
即使是在「室外」，房子也持續在騷擾著他們。貌似在尖叫著的臉孔若隱若現的刻在各處的樹皮上

——在遭遇過柳條人之後，我們沒辦法知道這些樹會尖叫是因為它們原本就是長成這個樣子，還

是因為它們也曾經是倖存者，還仍然保有神識能夠意識到自己被冰凍住的可怕命運。眼前山坡上

拔地而起的成簇灌木叢，明顯的發育不良，且充滿了可疑的骨節感，給人一種隨時可能會纏住在

其附近的腳，或是勾住衣物下擺的印象。 
 
無論空氣是多麼的清新，河流的水聲是多麼的歡快，這裡都絕對不是一個好地方。 
 
溫特發出了一聲微弱、很明顯是不高興的聲音。飄萍和尼科看向他，只見他搖了搖頭。「那裏是寧

靜谷，」他說道。「是住在這裡的瓦伽沃教派的根據地。我們該回去了。」 
 
「我媽媽一直是從這個方向呼喚著我，」哪失說道。「我知道我們來對地方了。」 
 
「但是——」 
 
「你不用一起來，我又沒有要求你跟著來到這裡。」 
 
「無論這意味著什麼，我們都會和你一起去。」飄萍說道，並向溫特投去一個挑釁的眼神。 
 
溫特嘆了一口氣。「別說我沒有事先警告過你們。」他說道，然後跟在這三人後繼續往前走去。 



 
飄萍的爍光體仍然在她的肩膀上方附近飄動著，或在她行走時圍繞著她飄浮著。尼科從空中拉出

一塊碎片，在(他們)的手指間旋轉著，一邊若有所思地看著溫特。 
 
「你說的這個邪教是什麼情況？」(他們)問道。 
 
「瓦伽沃教派，」溫特說道。「他們宣稱暮悲邸是由他們的祖先召喚出來的一個實體所創造出來的，

那個實體在這棟宅邸裏紮根後並吞噬掉所有的一切。那個名為瓦伽沃的惡魔其實和我們其他人

一樣都是被困在這裡的，但他已經不再那麼介意了，因為牠現在的伙食很好。對像他這樣的生物

來說，這裡就是一個完美的進食場，土地肥沃而物種繁榮。邪教教徒會獵殺倖存者，包括出生在

這裡的，以及像我和我的朋友這樣的人——以及像妳們這樣的。他們只要有機會就會試著抓住我

們，然後把我們拖走，要麼就要強迫我們加入，要麼就交給瓦伽沃。無論如何，那些被抓走的人都

沒有再回不來了。」 
 
「他們聽起來真有魅力。」 
 
「他們不是。」 
 
「我這是在諷刺。」 
 
「我知道。」 
 
「那為什麼——」尼科阻止了自己，搖了搖頭。「算了。那麼，這個邪教就是個壞消息嗎？」 
 
「最糟糕的一個。」溫特冷酷地說道。 
 
尼科看著他。「在見識過柳條人、剃刀人和花紋鬼之後，這些就是你想要稱之為最糟糕的一個

嗎？」 
 
「你會了解的，」溫特說道。他嘆了口氣。「我其實希望我們會在更後面的時間才會遇到他們。」 
 
「所以，你知道我們是一定會遇到他們的。」 
 
「他們在暮悲邸裏是無法避免的，他們，就和它們的噬界主宰（Devouring Father）一樣，是無處不

在的。」 
 
尼科皺起眉頭，跟著哪失和飄萍之後穿過一個門口形狀的石頭隧道，進入到隔壁的房間。 
 

 
裏面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經過了幾個世紀的侵蝕而來的天然洞穴，牆壁的表面粗糙不平，天花板上

佈滿了鐘乳石。地板上也長出了一些位置相匹配的石筍，但大多數地方都有顯露出刻意重塑的跡

象，它們尖銳的頂部被削掉並磨平滑了，用以支撐聖燈、儀式用碗、甚至還有一大塊安放在四支

石筍上，由石英所製成，純手工雕刻的巨石祭壇。 
 



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在四周已安置好的裝飾品，是環境中不可改變的事實，但是遠沒有房間裏的東

西那麼令人感到不安。六名人形的生物，身穿飛蛾翅膀造型的長袍，保持的十分乾淨且維持得很

好，但下擺的部分卻破爛不堪。過了一會兒尼科才意識到為什麼他們的衣服狀況是感覺如此的不

祥。 
 
他們的衣服上沒有補丁，也沒有污漬。他們有幸以一種溫特從未有幸體驗過的方式照顧自己，可

想而知，其他仍在宅邸裏徘徊著的倖存者也當然被拒絕在外。在這個地方，能保持清潔其實是一

種權力的象徵。 
 
幾個蟲蛹沿著房間的邊緣從天花板上懸掛下來，堅硬且有棱角的東西，同時給人一種像是自然卻

又不自然的幾何狀的感覺，就像它們是從另一個維度給挖出來的柏拉圖式的固體物。它們的外觀

被塗成了綠色和棕色的色調，當尼科正在看著時，其中一個裏面的東西抽搐著移動了一下。這令

人感到非常的不安。光是長期盯著看，眼睛就會感到不適的疼痛感。 
 
三個穿著更偏像溫特的人被捆綁在房間的中央處，有氣無力地在掙脫，試著要擺脫掉綁著他們的

繩子。其中一人的腿上有一道看起來很兇狠的傷口，割穿過多層的衣物，直達下面的肉體，另外

兩人似乎並沒有受到傷害。其中一個身穿長袍的人物——胸前緊抱著一本皮革表面裝訂的書本

——正在向他們傳教佈道。 
 
「噬界主宰還沒有明確的拒絕了你的投誠，」他說道，聲音洪亮慎重而流暢，但顯然是只為了欺騙

而說出口的。「在祂的名義之下重生，你們就可能得以轉變成為充滿榮耀的存在，用門檻儀式賜與

的恩賜洗除掉你們的恐懼。孩子們，擁抱這無比的榮光，不就是不用再感到害怕了嗎？不再被你

們懦弱的鎖鏈拖著生活或行動，無法驕傲自信地挺立在祂的屋簷之下？」 
  
那個受傷的倖存者開始放聲大哭。「是的，」她淚流滿面地說道。「這感覺真是太美好了。我一直都

感到很害怕。」 
 
「噓，」她的一位同伴對她嘶聲說道。「雖然他們拿走了我們的裝備，但我們仍然可以想辦法逃離這

裡，我們會撐過去的。」 
 
「我們不能了！我告訴過你了，我已經告訴過你了，但你不聽，因為你想要逞強裝勇。好吧，裝勇

敢並不等於不會感到害怕。」她看著那個說話的人，眼睛睜得大大的，淚眼汪汪。「我不想再感到

害怕了。」 
 
「帶走她吧。」那個發言者說著。 
 
旁邊的其他人物——邪教徒們——移動上前，將她的束縛切開。其中一人親吻了她的額頭，另一

個人則牽起了她的手臂。如同一個團體一樣，他們拉向她一起走向最接近的蛹，那個蛹從中間裂

開，並開始將她給吞進去。 
 
尼科已經無法再看下去了，(他們)跳到最近的石筍上，兩隻手上都出現了一塊碎片。「嘿！」(他們)
放聲喊道。「放開她！」 
 



那個說話者緩慢而從容地轉身看著(他們)，然後看著(他們)其他的同伴們。「太棒了，」他說道。「你

真的確實做到了。」 
 
飄萍舉步向前走去，卻只是感覺到一種奇怪但平靜的感覺滲透了她的全身。但僅僅這樣是還不夠

讓她倒下去的——她的意志力比這還要更強——但這影響讓突然從兩側抓住她手臂的雙手感覺

就像是鐵做的一般。哪失移到她的身邊，但也被以類似的方式受到了限制，其他的鼠人也是如此

，只剩下尼科和溫特還是自由的。 
 
尼科從石筍上跳了下來，移動到溫特的側邊，顯然是想要幫助他避免也被抓住了。溫特只是低下

了頭，一言不發，而邪教徒們則站起身來並抓住了尼科。 
 
當尼科在掙扎著要試圖掙脫時，那位說話者朝著這兩個人走來。他露出微笑，將一隻讚許的手掌

放在了溫特的肩膀上。「你將會受到祂最大的青睞。」他說道。 
 
「我都做到了這一點，最好是這樣。」溫特說著，向後退了一步，並從牆上拉出了一塊鬆動的石頭。

一塊堅固的花崗岩砸落在他和其他人之間，將他們和邪教徒們一起封在那個房間裏。 
 

這本來就是一場不公平的戰鬥，一位是多重宇宙中最偉大的女劍士之一，一位是從未失手的標槍

手，以及還有在神河的危險街頭學會了生存之道的哪失，還有那些已經沒有安全的家園可以回去

的人們，對抗著眼前的七名邪教徒們，他們是沒有理由會輸的。 
 
但是就在這時，他們的首領舉起手中的書本用力一吹，從書頁上飄散出一層厚厚的灰塵，在亮光

下散發出閃亮的銀光，覆蓋住周圍裏的所有一切。他們的四肢變得沉重，動作緩慢，然後眼前短

暫的一黑，陷入到一種純粹與睡眠完全不同的虛無之中。 
 
飄萍是第一個醒過來的，她因為多年以來被自己的火花在多重宇宙中給來回拉扯著，這讓她比大

多數人更有抵抗力，能更快的從所有各種系統的突然衝擊中恢復過來，她才能夠最先擺脫鎮靜粉

塵遺留下來的影響，並且發現自己被一些白色棉質的線絲給緊緊地綁在一根柱子上。他們現在身

處在另一個相對要更大且更暗洞穴裏，這裡的牆面上外露著鋸齒狀的岩石。她可以看到她的同伴

們被分別綁在房間邊緣各自的石柱上。 
 
其中的一堵牆面被一個巨大、正在脈動著的繭給佔據住了，它正在像個心臟一樣的跳動著，它在

收縮和擴張時所發出的輕柔聲音在整個房間裡迴盪著。 
 
在這房間的正中央是另一個祭壇，在祭壇上有一個方形裝置，就像溫特身上攜帶的那個，像他們

在整棟房子裏隨處可看的那些被遺棄的裝置一樣。裝置的頂部敞開著，多美代卷軸的幻影飄浮在

那裡，時隱時現的，彷彿只要顯現出來就會讓她受到傷害。她的肩膀下垂著且低著頭，說話發出

的聲音太輕柔了，從飄萍所在的位置無法清楚聽到。在她面前的男人則在紀錄下她所說出的每一

個字。 
 
「多麼美味的故事，」出現在她左邊的一個聲音說道。她盡可能地轉過頭去，看到那個在第一個洞

穴裏帶頭主持著儀式的人就站在她旁邊，手裡仍還拿著書。「她是一個充滿榮耀的發現，一顆無法

估價的寶石，我們非常榮幸能夠擁有她。」 



 
「她不是物品，不是可以被奪走的。」飄萍斥責道。 
 
「但我們卻依然得到帶走了她，」那人神情興奮地說著。「噬界主宰並沒有離開暮悲邸的興趣，這裡

是一個用來養育著他的光榮的巨繭，而他也會因此變得更加強大。不過最近圍牆以外的空間發生

了某種變化，讓他在現下可以將他的祝福傳播得更遠，到更多、更遙遠的新世界裏。他不再需要

竭盡全力才能去打開其中的某一扇門，他所需要的只是意識到它們的存在便可以了。」 
 
飄萍試圖掙脫出她的束縛，她能聽到哪失和尼科的身體開始在移動著所發出的聲音。「你正在竊

取她生平的故事，你要把它們交給一個怪物。」 
 
「如果你決定繼續當個異教徒的話，那我是無法拯救你的。但如果你願意加入我們光榮的行列，我

們將非常的高興。」那人說道，語氣聽起來幾乎是充滿了抱歉感。「我們已經發出了提議，你只需

要接受即可。」 
 
飄萍皺起眉頭，搖了搖頭。男人見狀嘆了口氣。 
 
「真是可悲的浪費，不過你還有時間能改變你的答案。」 
 
他把書夾在腋下，離開了她朝著祭壇走去，多美代的記憶在那裡無助地向著殘酷的觀眾講述著她

花費了一生的經歷。 
 

 
在經歷過暮悲邸的詭異安靜環境之後，拉尼卡熱鬧的聲音就像某種攻擊一般。魁渡環視著周邊，

警戒著受到攻擊的可能性。這裡是他第一次見到琦夢的小巷裏面，一切都是從那裡開始的——他

有刻意把地點定為拉尼卡嗎？他有特定定下這個地點嗎？他當時只是拼命想要逃離，以免為時

已晚…… 
 
他感到緊握著的手掌心被某個東西刺了一下，他強迫自己把手指鬆開，發現他的掌中握著一小片

沾有血跡的木頭，暮悲邸所贈送的臨別禮物。魁渡看著它皺起了眉頭，然後將他的意識投射到黑

暗虛空之中，尋找著這棟宅邸那污穢的基礎。他抓住了那個基點，然後試圖讓自己進入到無限之

中，跨越過虛空—— 
 
但是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恐慌感瞬間籠罩住他，他的手猛地握住了碎片，同時恐懼感從他的胃底

湧了出來。是輪到他的火花被熄滅的時候，讓他成為像其他許多依賴著預兆之路的人一樣了嗎？

他被困住了嗎？這是否意謂著神河終於也失去了能夠快速適當做出反應的守護者？ 
 
驚慌感讓他以同樣快的速度沿著小巷匆匆朝尼米捷和其他人紮營的地方跑去。阿米娜圖和艾莊

塔看到他，揮手示意要他停下來，但他仍繼續朝著隔離區前進。 
 
就在他已快要到達的時候，尼米捷用一隻巨大的爪子抓在他的肩膀上，把他給拉停住了。 
 
「魁渡，發生什麼事了？」他開口問到，態度幾乎是小心翼翼的。 
 



魁渡停了下來。「我們被分開走散了，然後傑斯……傑斯也在那裡。」 
 
「貝連？」尼米捷質問道。 
 
「他拋下我。」魁渡十分生氣地看著尼米捷。「他說他很抱歉，然後就拋下我了。」 
 
到了此時，阿米娜圖和艾莊塔才趕到了他們的身邊，義丸緊跟在阿米娜圖的腳邊。她向魁渡伸出

手，然後似乎又在考慮了一下之後，又把手抽了回來。「你所擔心的事情並沒有發生，」她說道。

「你的火花還亮著，還沒有被炸成灰燼。問題並不在你身上，而是因為房子。」 
 
「房子？」魁渡問道。 
 
「它現在認識你了，它知道你會帶來的麻煩比你能提供的價值要更大許多。它不想讓你進入到它

的圍牆之內。你朋友們的命運現在取決於已經和他在一起的人們。如果你作出明智的選擇，他會

得到自由的的。」 
 
波費走到這一小群人面前，動作不像其他人那麼的急迫。他看向魁渡的手，它仍緊緊地握著那片

斷掉的暮悲邸的碎片。 
 
「如果你願意跟隨我過來的話，我有一個想法可能會對我們有幫助。」他說道，並示意魁渡向前走

去。 
 
由於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魁渡只好跟隨著他回到了位於庭院另一邊的工作站。時間不斷在流

逝著，而且它並不站在他們的這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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